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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微观分析
———以学校的 “招贴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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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重要的学校知识的招贴画，是现代学科知识与学校的学科权力结合的产物。以福科的观点，这种结合

是通过空间分布的艺术、适当的行为控制、日常训练、力量的重新组合等形式实现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知识与权

力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微观知识学分析，可以看到招贴画是如何与学校的学科权力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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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的 “招贴画”：
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交织

知识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

要研究课题。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必定隶属于
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受制于各种约定俗成的戒律
和制度 （权力）。它们是为了达到某种秩序所作的
设计，使人以其所能接受的规则运用知识，而知识
的运用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戒律和制度

（权力）。学科是这种设计及运用的典型。运用福科
的微观知识学理论对学校中发挥着生产性实践作用

“招贴画”进行分析，考察作为学科知识的 “招贴
画”是如何与学校的权力的机制相伴而生的，进而
说明学科知识如何在学校的权力的作用下产生，同
时它又如何为权力的更好运行提供工具和解释。这
对于认识学科知识在社会中的渗透和教育的规训化

现象有重要意义。

悬挂招贴画是学校里常见的文化现象。作为学
校中的学科知识，它的悬挂不是任意的，而是 “深
思熟虑”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也是
学校中 “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内容的组成部
分。正如巴兹尔·伯恩斯坦在 《教育知识的分类和
框架结构》中所叙述的那样：“一个社会怎样选择、

分类、分配、传递和评论它认为是公众的教育知
识，既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情况，也反映着
这个社会权力控制的一些原则。”［１］１３阿普尔也说：
“现在进入到学校中的知识已成为一种选择……
（并且）经常反映我们的社会总体中有权有势那部
分人的观念和信仰……这些价值观现在经常通过我
们不知不觉地发挥作用……”［２］４６那么，作为知识
的招贴画是如何在学校中出现的？它出现的 “秩
序”是什么呢？例如，以同一个人物或事件为主题
的招贴画出现在这里或那里，其 “意义”一样吗？
其出现的规则是什么？联结这些往往一走进校园的

教学楼、教室就能够映入眼帘的招贴画的 “力量”
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在时间、空间上有极大差别、
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价值的人和事，一
进入这套话语就变得拥有了某种 “力量”？
或许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 “破坏性”的工作。

要做这项工作就必须将构成它们的 “网结”找到，
从对 “网结”的解析开始。而解构意味着是对文本
的某种神秘性的破解，是对 “文本的缺陷及其隐蔽
的形而上学的结构”［３］１７７的揭露，目的是 “企图废
弃、颠倒、移置和重新安排蕴含在诸如客体／主体，
正确／错误，善／恶，实用的／原则的之类两重对立
中的层系”，［３］５３检视它是如何被有意地作这样的安
排的。福科认为，现代监督管理系统有四项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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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构成：空间分布的艺术，适当的行为控制，日常
训练，力量的重新组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学
校招贴画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框架，由此可以解析
隐藏于其中的话语秩序及其是如何被设计于其中

的。

二、学科场域中知识与权力的关联

（一）空间分布的艺术
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入口处两侧的橱窗的布置可

谓别有一番意味。在这一共有四个橱窗。其中，左
侧的两扇橱窗中，一扇摆放着 “示范学校”、“卫生
先进单位”、“教学优秀奖”、“知识竞赛优胜奖”等
牌匾，其摆放的顺序大体是以授牌单位的行政级别
为序的。与之相邻的另一扇橱窗则以行政职务为
序，贴放着全校教职员工的半身彩照，同时以每个
人的职务的高低为序排列，制度化、层级化的色彩
极为鲜明。在右侧的两扇橱窗中，一扇橱窗里面张
贴着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校训：……我们的
校规：……我们的理想：……”这样一些口号式的
话语。在另一扇橱窗中，则悬挂着若干反映学校生
活的照片，大体是以课外活动、第二课堂、兴趣小
组为主题。
这是这所学校每一位教师和学生天天都必需途

经的通道。在这里，一种 “聚集”的 “安排”可谓
别具匠心，形成了一套很有趣的话语形式。这四个
橱窗在形式、主题上似乎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
是，它们被放置在这里并做这样的安排和分配却明
白无误地表明了某种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作为连续
性的一种优先形式而存在，是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条
件下所能认可和设定的知识的秩序形态，在不被质
疑的情况下被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和默认。这是这
所学校为学生发展所设立的 “跑道”，是不能选择、
且往往被默认地接受的知识。
博德里拉认为：“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

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
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现实主义 （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ｍ）
的类象特征。”“类象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
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
通过 模 型 来 生 产 真 实：一 种 超 现 实 （ｈｙｐｅ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４］１５２学校里的文化布置及其空间分布如
同博德里拉所揭示的那样，其超现实性的色彩使之
具有了类象特征。学校文化中人物的真实性在此不
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运用技术手段消除了种种细
微多彩的具体实况且带有明确指向性之物。例如，

悬挂着的牌匾表明了学校的办学成绩以及学校所能

够认可和接受的评价主体与标准；教职员工的照片
表明学校中存在的等级及权力关系；口号式的话语
表明学校所追求的 “社会价值”及理想；学校生活
照片流露的是试图与其它学校相比较的潜在愿望。
那么，这些知识的排列为何是这样呢？由于知识主
体的不同，知识的排列秩序有许多可能，而不是一
种。将知识做如上所述的排序，仅仅是知识的秩序
之一。然而，一旦知识的某种秩序被建立起来，它
就常常被经验为一种连续性，被想象为有内在关联
的、有意义的整体，进而营造出了某种语境。在这
里，这个连续性的整体具有鲜明的意向性和方向
感，成为学校中只有一种解读可能的话语。

（二）适当的行为控制
在校园内、教学楼上以及教室中，各式各样的

招贴画屡见不鲜，尤其是以政治人物、英雄人物、
学界泰斗、科技精英的画像为最。它们被精心地分
布在学校广阔的领域和空间中。在此，它们的位置
如此显著，以至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人们的言
行，学校中悬挂这些招贴画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在它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 “文本”的交互作用下，
个人话语被整体化与占领，处于这个情景中的每个
人时刻都受到监视，“全景敞视”式的校园使 “每
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
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５］２２１正如
霍斯金 （Ｋｅｉｔｈ　Ｗ· Ｈｏｓｋｉｎ）在 《教育与学科规
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所说： “知识
（不论以哪一种学科规训形态出现，或在那个时候
流行或者主导）不断在创造新的 （经济、政治、军
事或者文化上的）权力形态。”［６］４９－５０在无处不有的
“窥视”中，学校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具有这些标示
所指引的意味，具有意向性朝其所指引的方向去活
动。
本来，正如福柯所说：“人们承认作品中必定

有某个层次 （想象多深就有多深），在这个层次上，
作品通过它所有的，哪怕是最小、最不显眼的细节
显现出来，就像表达思想或者经验，想象或者作者
的无意识，或者作者涉身的历史规范性一样。”即
每一个文本应该有获得多种解读的可能，但是，如
果深究，“人们会很快发现这样的单位是由某种操
作构成的，远非是即刻给予的。人们很快会发现这
种操作是阐释性的……作品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直接
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７］２８例如，通常，
学校的招贴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它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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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知识，例如名言警句、显著的空间位置等结合
在一起，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招贴画的 “意向
性”和对行为的控制性。它们以缄默的方式监督、
控制着学生的行为，导引着学生的发展方向。诸
如，因为某某伟人说过成功等于９９％的勤奋加１％
的聪慧，所以，诸如 “要刻苦地学习”等说教便有
了可靠的依据，其强度之大往往使人们将其视为唯
一有价值的知识，其意义性一而再地被强化。而
“刻苦学习”又被诠释为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与此同时，它还被赋予许多具体的、
具有强烈世俗性的表象和事例，进而形成了一整套
完整的行为控制话语。这种 “互为文本关系”形成
了一个独特的话语链。福科说：“人们设想话语可
能提出的所有东西已经在这种半静态中被连接起来

了，这种半静态先于话语而存在并一味地潜在话语
之下向前，而话语却将它遮掩，使它沉默。”［７］２９在
这些招贴画被 “编织”之前，作为个别化的存在，
它们每一个主题都有 “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
的声音以活力、无声、悄悄的和无 止 息 的 话
语”。［７］３３然而，它们一旦被连续性以后，这种丰富
性就被某种理性的力量所遮蔽。对此，有关学者一
针见血地说：“现代作者被要求千方百计地 ‘征服
读者和约束读者的行为’。有人指出这使得读者成
为 ‘一个潜在的牺牲品’”。［７］３３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蒙太奇”（Ｍｏｎｔａｇｅ）技
术的运用使招贴画具有了更为隐蔽的指向。

“蒙太奇”原本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术语，其意
是将材料按一定的规则装配起来。后来被借用到电
影技术上，指把许多个别的镜头组合在一起，使之
产生连贯、呼应、悬念、对比、暗示、联想等效
果，从而 “形成各个有组织的场面和段落，直至一
部完整的影片。”［８］１１５５在学校招贴画的主题布局上，
“蒙太奇”的色彩是极为明显的。为了某种实现既
定的设计，某位伟大人物的个人的特征，诸如生活
上的过节、个人情趣、与话语链相悖的因素等，在
此全部被掩盖、遮蔽，剩下的就仅仅是明确指向具
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的、表明他在某一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或贡献的方面。同时，为了强化招贴画的主
题，与话语链相关的元素往往被技术地、艺术地设
计在其中，成为招贴画中的当然一部分。“蒙太奇”
技术使相关的孤零零的元素被 “装配”、“组合”起
来，从而使之具有了 “对比”、“联想”、“完整”的
效果，也使之得以产生连贯、对比、联想的效果。
它以一种整体性的目光，加之颇具戏剧性的装配、

组合手段将各种 “零配件”组合为一个有内在关联
性的整体，借此表达某种特定的意义。例如，在英
雄人物主题的招贴画中，除了其大幅的正面形象
外，还以 “蒙太奇”的手法点缀着青松翠柏，以示
其高大和精神永存。而科技精英主题的招贴画，除
了其大幅的正面肖像外，也以 “蒙太奇”的手法点
缀着实验室、试验器皿等元素，以示理性和实证。
至于文化大师主题的招贴画，除了其大幅的正面肖
像外，则以 “蒙太奇”的手法点缀着主人公的相关
成就，如名言警句等元素，以达振聋发聩的效果。
被 “剪贴”在此的各种元素因此获得了强大的控制
力量。可见，每一幅招贴画都与本主题有关的元素
组合在一起，而学校又将一幅幅的招贴画再加以组
合，形成了具有内在关联的语境。在这个被设计好
了的技术路线中，它只能被解读出在构建各种 “零
配件”时就已经被埋设在其中的话语。福科说：
“在这个在场的范围中，被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属
于试验的证实、逻辑的有效性、单纯的重复、经过
传统和权威证实的承认、评论、隐意的研究、错误
分析的范围。”［３］５０

（三）日常训练
在校园和教室中，各式各样的招贴画的分布是

别有一番思考的。
它们往往被悬挂在校园或教室的醒目位置上，

使人一走进校园或教室就能看到它。在教学楼里，
它被有序地、等距离地、对称地悬挂在楼道的醒目
处。例如，窗户之间接合部的墙壁上、走廊的拐角
处、楼梯上墙壁的空白处。悬挂在这里的招贴画的
意图是极为明显的。一方面，它们被规矩、有序、
经过深思熟虑地悬挂在这里，表达着教育者的某种
审美观和教育观。在这层意义上，招贴画的悬挂具
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反映着中国文化中喜好对称、
和谐的 “中庸之道”。另一方面，它又表达着这样
一个深深地隐含着监督和规训的教育知识：每一个
学生每天都必须经过这里，它对每一个途经这里的
学生来说如同福科所说的 “窥视口”一样，具有监
督和规训的意味。在教室中，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
被悬挂在教室的左右两侧和与黑板相对的墙壁上。
与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招贴画的
规格、内容等的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悬挂方
式也同出一辙。我们在一个教学班看到了这样几幅
依次悬挂的招贴画：一侧是牛顿、达尔文、爱迪
生、爱因斯坦；另一侧是鲁班、华佗、毕升、黄道
婆。在这个排序中，其所形成的语境不言自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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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向 “宏大”的社会话语，社会话语如此强大，
致使个人的话语渺小的毫无力量可言。在此，招贴
画将主题指向制度化的 “名人”，其目的有了统一
的指向——— “成为精英”；将个人化的学习言说成
为了某种远大的理想与抱负，犹如招贴画中的人物
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学习不是 “为己”，从而营
造了一种更加 “社会化”的语境。多幅指向多元或
可能无指向的招贴画聚集在一起，是蒙太奇的手法
的再一次运用。它通过拼接、组合，形成了 “聚
集”本身的效果，一种 “形式”本身的意义。在
“为何聚集”的参照系的作用下，共同点被突出，
单幅招贴画中其它的指向被忽略，制造出了同一的
“单元语境”。这样的 “单元语境”对单幅招贴画的
意义又发生影响，限制并突显了单幅招贴画的 “意
义领悟”。然而，并不能认为这就是这些知识的当
然秩序或者它们之间本来就有这种关联。正如有关
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文本越是多元的，读者
就越不可能发现文本的原意，不管它是以一种作者
的口吻的形式，一个具有陈述内容的形式，还是以
一个哲理性的真知灼见的形式出现。”［７］７１学校招贴
画之所以有这样的 “意义”转化，完全出自于这种
难为人知的 “安排”的变化，人为安排的结果使读
者无法对招贴画做出多元的解读。

（四）力量的重新组合
作为教育知识，招贴画的选择、布局是经过精

心设计的。
学校中的招贴画必须是具有 “宏伟叙事”倾

向、带有鲜明 “社会性”主题，同时能够直白无误
地告诉读者一种无可质疑的社会话语的。在这样的
设计中，教育者需要的因素被极力凸显出来，诸如
伟大、勇敢、刻苦、勤奋等等，对读者来说，这是
他必须学习和仿效的。除此之外，主人公的其它方
面在如此强大的话语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无以登大
雅之堂，特别是招贴画中主人公的其它用社会性目
光看来不屑一顾或与 “社会性”主题相悖的方面则
被掩饰，在由此形成的话语逻辑中是不能被论及
的，否则就是 “不入流”。有关招贴画的知识 （话
语）就这样形成了。这就是说，招贴画的悬挂秩序
所形成的话语是被各种理论所左右的，是各种理论
及其理论主体的立场、利益、地位等背景知识的流
露。
在招贴画的悬挂上，也反映出这样的特性。
走进校园或者教室，招贴画的悬挂方式有两

种。一是分类悬挂。即将同一主题的招贴画并列地

悬挂在一起，形成一个主题 （霸权）话语区域。另
一种是以间隔的方式悬挂。即按英雄人物、科技精
英、文化大师、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等主题，以Ａ
－Ｂ－Ｃ－Ｄ－Ａ′－Ｂ′－Ｃ′－Ｄ′的方式悬挂。一般来
说，尽管在一个空间范围内并列由若干个主题，如
政治人物、英雄人物、科技精英、文化大师等，但
“平等的首席”一定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英雄人
物、科技精英、文化大师、历史人物等，政治话语
的强势性可见一斑。此外，从招贴画主题的选择、
悬挂的位置设计等都反映了教育者有关 “全面发
展”的知识，亦即他所理解的 “全面发展”知识就
是由若干组 “Ａ﹢Ｂ﹢Ｃ﹢Ｄ”组合而成。显然，
招贴画的选择及其悬挂不纯粹是为了某种美学考

虑。相反，更多的是要表明一种教育愿望。这种教
育愿望完全是 “社会”的，基本没有从教师、学生
的感受来考虑。尽管其间形成的链接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但无一例外地是要表达 “为……而学习”，
“为……在所不惜”、“为……最光荣”的话语。表
明教育知识不是一个隶属于学校教育本身的变量，
而是外在于学校教育、作为国家统治的衍生工具而
存在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一个文本是原
版的，文本的相辅相成关系使 “每个文本都出于另
一个文本的交互文本关系之中，因此都是属于互为
文本的。”［３］５１招贴画是相互解读的，在相互解读中
它们形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为一个有内在必然关联
的逻辑话语。各个主题在此形成了一种相互印证
性，在互为文本的过程中形成了 “为了……我们就
应该……”的话语形式。在互为文本的过程中，形
成了教育者所期待的、不能再做出其它解读的话语
逻辑。

（五）技术手段的巧妙使用
在教室的黑板上方，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张贴着

某句具有鲜明社会色彩的名言警句。在教室的左右
两壁，依次等距离地悬挂着统一规格的招贴画。在
教室后方，通常是一幅黑板，上面往往是学生从某
刊物、书籍中摘抄的有 “教育意义”的知识：诸如
某人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有关健康的名言警句、
重大的时事、卫生知识等。
招贴画有自己的序列，每一个主题的招贴画所

承载的知识点所占据的时空 （秩序、位置、多少
等）规定着一套 “可自我关闭的整体”（德理达语）
的话语形式，通过一定的逻辑链，把与之相关人物
捆绑为一个整体，使得这个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话
语无法介入其中。例如，在英雄人物、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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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精英的组合中，他们的成就被熏染得如此彰
显，使其它类型的招贴画，如山水画、学生的字画
相等显得极为渺小和琐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上述
有 “宏大”色彩的招贴画并列。如果使其与之并
列，就意味着是对招贴画话语的打断，是对秩序的
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学生自己创造出具有宏
大倾向的作品，就容易被纳入到这个话语系列中。
相反，如果主题是反映过于细微的、具有生活气息
内容作品，它就会被排除和游离在学校招贴画的话
语秩序之外，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又如，窗明几
净、错落有致是在笃信 “中庸之道”、以对称和谐
为精髓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对学校文化的盼望。在
对称、和谐的观念影响下，教室的布置、安排是整
齐划一的，不容许 “杂乱无章”。由于所选择的招
贴画带有强势话语，招贴画的整体形式使其内涵被
确定化。这种巧妙的安排，使由此形成的招贴画话
语逻辑是不能让其它的话语插入其中，读者在阅读
的过程中无法对它进行新的创造，私人的、多样的
理解和解读不存在。

三、结语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如
有学者所说，对 “任何一个文本的无限数量的解释
（意义）都是可能的”。［３］１７６每位读者都能够以自己
的知识、经验、感悟来解读文本，因此，对文本的
解读只能是 “主观”而不会是 “客观”的。作为文
本的教育知识，在没有被某种力量 “聚集” （逻辑
化、理论化）之前，是可以对其做出 “无限数量的
解释 （意义）的”。然而，任何文本都是在互为文
本关系中得到解释和形成意义的，而关系又是人为
的结果。学校中的各种招贴画之所以具有如上文所
说的那些 “宏大”的意义，除了以多种技术手段使
各种招贴画被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之外，它还在互
为文本的关系中得到更大、更 “神圣”的解说，由
此形成了不容许断裂的关系链和一套完整的 “话
语”。学科知识与权力在这里得到了极为密切的结
合，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规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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